
我只有「雜感」 
 

據 2009年 2月 23日網誌改寫 

 

當去到一家酒樓餐館，點菜只能叫些「雜錦拼盤」或「雜錦炒飯」之類的時候，大抵意味

這家酒樓餐館的酒菜實在泛善可陳，了無招牌菜式，只能叫些「雜錦」敷衍一下。與之相

類，當一個人的思想言談，只餘下「雜感」的時候，大概若非江郎才盡、就是意興闌珊了。 

 

然而，我也實在只有「雜感」，眼下正是寫著素稱擅長、或只擅長於寫「雜感」的魯迅的當

兒，這感覺就更形強烈。 

 

還是說些這幾天的「雜感」吧！ 

 

今早買菜去，肉檔大叔莫名其妙的看著我說：「哈！蓄了鬍子，差點認不得你......怎麼許

久不來買菜啦！」 

 

大叔，甚麼「蓄了鬍子」？我蓄了鬍子十多年啦？我也不是「許久」沒來買菜，我是最近 

才開始來買菜學做飯的啊──你把我認錯是誰啦？ 

 

不過，我卻沒好氣「澄清」誤會，買過十元豬肉就走了。心想，以後不再光顧這肉檔就是

了。──解釋澄清，大概是我天生就怕做的事情。 

 

與某些人，談了不知多少日子上帝、基督、聖經、福音，到頭來才忽然發現，你談的上帝、

基督、聖經、福音，與我談的上帝、基督、聖經、福音，完全「牛頭不搭馬嘴」，真是無聊

得想死。相對來說，把我錯認為蓄了鬍子的某君，實在算不得誤會了。 

 

不過，還是要澄清一點：我怕解釋澄清，不等於我喜歡被人曲解誤會。 

 

所以，我會盡量避開人。一個人躲在俄網裡自說自話，人家看了聽了，我深信（這是我唯

一可以肯定的）曲解誤會一定不少，好在我不知道（至少可裝作不知道），就不必向誰澄清

解釋，就可以由他去吧，就又可以若無其事的繼續說話──實在省事。 

 

可惜呢，我還是不能完全狠下心腸「謝絕六親」。 

 

昨天，又收到二十多年前的夜校同學的「飯聚邀請」。上一回之後，我發了「毒誓」以後不

再參加他們的聚會，不是他們有甚麼不好，而是我實在「無話可說」，更不想為我現在的工

作和「事奉」解釋澄清。卻是，一收到電話，支吾了幾句，就又應承了。現在，我已經預

計著當天的無聊，並籌算著再下一次如何推掉這些約會。不過呢，我估計還是失敗的居多。 

 

說到自己「凡心未了」不能「謝絕六親」，前幾天又與若干弟兄姊妹家中小聚，自己卻領唱

了下面這首詩歌： 



 
這歌大概十多年沒唱了，其他弟兄姊妹呢，連聽也沒有聽過，當晚唱成怎麼個樣子就可想

而知了。 

人 生 在 世 如 客 旅 ， 世 界 非 永 久 家 鄉 ， 

主 已 預 備 榮 耀 居 所 ， 回 天 家 是 我 大 盼 望 。 

人 生 在 世 總 有 苦 難 ， 但 在 主 裡 有 平 安 。 

今 朝 齊 相 聚 ， 明 日 或 離 散 ， 但 主 同 在 不 改 變 。 

 

這些曲調，更重要是這些歌詞的信息，大家記記，你對上一次，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場合聽

到的呢？ 

 

如果你「教會資歷」夠長，恐怕是十年八年前的某個「安息禮拜」上面吧？！今天呢，卻

是連「安息禮拜」都要唱「積極人生」的歌，總之，積極、正面、進取、一切都可能...... 

 

算了，都是些「雜感」，無益於世道人心！尚幸我這個人並不嘴刁，上到酒樓餐館，常是連

菜譜也懶得翻： 

 

「伙計，來一客雜錦炒飯！」 

 

「先生（或女士），你呢？」伙計問。 


